
《厨房》徐坤著 

厨房是一个女人的出发点和停泊地。 

瓷器在厨房里优雅闪亮，它们以各种弯曲的弧度和洁白的形状，在傍晚的昏暗中闪出细腻

的密纹瓷光。墙砖和地板平展无沿，一些美妙的联想映上去之后，顷刻之间又会反射回眸

子的幽深之处，湿漉漉的。细长瓶颈的红葡萄酒和黑加仑纯酿，总是不失时机地把人的嘴

唇染得通红黢紫，连呼吸也不连贯了。灶上的圆人苗在灯光下扑扑闪闪，透明瓦蓝，炖肉

的香气时时扑溢到下面的铁囵上，“哧啦”一声，香气醇厚飘散，升腾出。一屋子的白烟

儿。离笋和水芹菜烹炒过后它们会荡漾出满眼的浅绿，紫米粥和苞谷羹又会时时飘溢出一

室的黑紫和金黄…… 

厨房里色香味俱全的一切，无不在悄声记叙着女人一生的漫长。女人并不知道厨房力何生

来就属于阴性。她并没有去想，时候到了，她便像从前她的母亲那样，自然而然走进了厨

房里。 

这个夏天的傍晚，在一阵骤然而至的雷阵雨的突袭过后，懊热和喧嚣全被随风吸附而走。

大地逐渐静止了。城市一枚火红的斜阳正从容地在立交桥上燃烧，一层层散漫的红光怕然

飘落而下，照耀着一个在厨房里忙碌的叫做枝子的女人，女人优美的身体的轮廓被夕阳镶

上了一层金边，从远处望去，很是有些耀眼。女人利手利脚无比快活地忙碌，辽不断在切

洗烹炸的间隙，抬头向西窗外瞟上一眼。夕阳就仿佛跟她有某种默契，含情脉脉地越过一

棵临窗的茂盛玉兰树枝头对她俯首回望。 

枝子的目光，也便跟着燃烧在一片红辉之中，润润的，柔柔的。 

厨房并不是她自己家里的厨房，而是另一个男人的厨房。女人枝子正处心积虑的，在用她

的厨房语言向这个男人表示她的真爱。 

一条饭鱼浑身被横横竖竖切了无数刀后，周身码放圩了蒜片、葱丝和姜条，然后放进锅展

里热气腾腾地蒸着。卷心菜和河藕也油亮亮地沾着水珠儿洗好，与沙拉酱一起错落有致码

放在盘子里边等待搅拌，水气正顺着不锈钢盖子的缝隙慢慢地一点点往上溢起来。枝子停

下手，幽幽地喘了一口气，转头偷眼向客厅里望了一眼。透过宽大明亮的钢化玻璃厨门，

她看见男人松泽正懒散地蛤坐在沙发上，一张报纸遮住了大半个脸。男人的身子、手、脚

都长长大大的，T 恤的短袖裸露出他筋肉结实的小臂，套在牛仔裤里的两条长腿疏懒地横

斜，大腿弯的部分绷得很紧，衬出大腿内侧十分饱满，很有力度——枝子的脸突然莫名其

妙地红了，浑身迸过一阵难以自抑的幸福。她赶紧收回自己潮润润的目光，慌慌转回身去

放眼观望窗外斜阳。 

夕阳巨大的圆轮现在只剩下半个，它正在被树梢和钢筋水泥的建筑物奋力衔住，一口一口

激情地往下吞吻。枝子的脸庞转瞬间又被烧红，周身辉映起一阵盲目的幸福。 

我爱这个男人。我爱。 

枝子在心里这样迷乱地对自己说。在这样说着的时候她的心里充满了羞涩。 



枝子是被称作“女强人”的那种已然不惑的女人。爱情到了她这个年纪并不容易那么轻易

来临。经过了岁月风尘的磨洗，枝子早年的一颗多愁善感的心，早就像茧子那样硬厚，那

样对一切漠然、无动于衷了。多少年过去，一番刻苦的拼搏摔打，早年柔弱、驯顺、缺乏

主见、动辄就泪水长流的枝子，如今已经百炼成钢，成为商界里远近闻名的一名新秀。她

这棵奇葩，将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向上茂盛的茁茁固定之后，却偏偏不愿在那块烂泥塘

里长了，一心一意想要躲回温室里，想要回被她当初毅然决然抛弃割舍在身后的家。 

不知为什么，就是想回到厨房，回到家。 

事业成功后的女人，在一个个孤夜难眠的时刻，真是不由自主地常要想家，怀念那个遥远

的家中厨房，厨房里一团橘黄色的温暖灯光。 

家中的厨房，绝不会像她如今在外面的酒桌应酬那样累，那样虚伪，那样食不甘味。家里

的饭桌上没有算计，没有强颜欢笑，没有尔虞我诈，没有或明或暗、防不掉也躲不开的性

骚扰和准性骚扰，更没有讨厌的卡拉 ok 在耳朵边上贴噪，将人的胃口和视听都野蛮地割

据强奸。家里的厨房，宁静而温馨。每到黄昏时分，厨房里就会有很大的不锈钢精锅咕嘟

咕嘟冒出热气，然后是贴心贴肉的一家人聚拢在一起埋头大快朵颐。 

能够与亲人围坐吃上一口家里的饭，多么的好！那才是彻底的放松和休息，可她年轻气盛

的时候哪儿懂这些？离异而走的日子，她却只有一个简单的念头：她受够了！实在是受够

了！她受够了简单乏味的婚姻生活。她受够了家里毫无新意的厨房。她受够了厨房里的一

切摆设。那些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全都让她咬牙切齿地憎恨。正是厨房里这些日复一日的无

聊琐碎磨灭了她的灵性，耗损了她的才情，让她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女才子身手不得施展，

她走。她得走。说什么她也得走。她绝不甘心做一辈子的灶下碑。无论如何她得冲出家门，

她得向那冥想当中的新生活奔跑。 

果真她义无反顾，抛雏别夫，逃离围城，走了。 

现在她却偏偏又回来了。回来得又是这么主动，这样心甘情愿，这样急躁冒进，毫无顾虑，

挺身便进了一个男人的厨房里。 

真正叫人匪夷所思。 

假如不是当初的出走，那么她还会有今天的想要回来吗？ 

她并没有想。 

此时她只是很想回到厨房，回到一个与人共享的厨房。她是曾经有过婚姻生活，曾经爱和

被爱过的人，比较明了单身和已婚的截然不同。一个人的家不能算家，一个人的厨房也不

能叫做厨房。爱上一个人，组成一个家，共同拥有一个厨房，这就是她目前的心愿。她愿

意一天天无数次地悠闲地呆在自家的厨房里头，摸摸这，碰碰那，无所事事，随意将厨房

里的小摆设碰得叮当乱响，她还愿意将做一顿饭的时间无限地延长，每天要去菜市场挑选

最时鲜的蔬菜，回来再将它们的每一片叶子和茎秆儿都认真地洗摘。做每一顿饭之前她都

要参照书上的说法，不厌其烦地考虑如何将饭菜营养搭配。慢慢料理这些的时候，她的心

情定会橡水一样沉稳，绝对不会再以为这是在空耗生命和时间。纤纤索手被洗菜水泡得指



尖红肿、关节粗大，她也不会再牢骚埋怨。她希望她的心情就那样像水一样，温吞、空泛，

温吞、空泛地在厨房里消磨时光，什么外面争斗的事情都下去想。她愿意看见有一两个食

客，当然是丈夫和孩子吃着她亲手烧的好菜，连好吃都顾不上说，直顾低头吃得满嘴流油，

脑满肠肥。 

脑满肠肥？一想到这个词，枝子就不由得愉愉地笑了。 

她真的是不想再在外面应酬做事，整天神经绷紧，跟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人虚与委蛇。不

知为什么，她有些厌倦人。名利场上各色各样的人：卑鄙的、龌龊的、委琐的、工于心什

的、趋利务实的人……看都看得她眼花了。整天的与人打交道也快把她的神经要折磨垮。

她想返身逃逸，逃到没有人的地方去，而厨房是僻难所。 

厨房对她来说从来没像现在这样亲切过。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厨房充满了深情。 

炉上的不锈钢精锅冒出袅袅热气。枝子的想象也随之袅袅，太阳就在她缥缈的想象里一点

一点落到树梢下面去，落到她想象的尽头。那个长胳臂长腿的男人松泽看完了报纸，起身

伸了一个懒腰，慢慢腾腾挪到厨房里来，再次问枝子需不需要帮什么忙。枝子听到男人满

怀关切的问候，赶忙满心欢喜地连连说：“不用，不用。”今天是这个男人松泽的生日，

她想独立完成整个操作，让他尽情品尝一番她的烹任手艺。 

她为什么要主动向这个男人献艺？献艺完了又将会是什么呢？枝子不愿意想，不情愿这样

残酷地拷问自己。她愿意在心里给自己的自尊留有一点余地。该是什么就是什么。枝子在

心里说。枝子只希望能是她所想要达到的那个、。此时她真是觉着自己对这个男人有些过

分俯就，甚至有些低三下四。困为照她索常里的做人态度，以一个商界女星的身份来说，

对她前呼后拥献殷勤的男人总是数不胜数。而她的鼻孔总是抬得很高，并且，暗中加着千

倍的小心，很怕落人某些勾引利用的圈套。如今却这样巴巴地主动送上门来，可真是有些

不好对自己的心解释了呢！ 

管它呢。随它去吧！反正来也是来了，还费力解释它干什么？ 

拖着长头发的高个男人松泽扎煞着两只手，在枝子身边围前围后转了两转，明白自己也实

在帮不上什么。看来枝子对于今天的下厨是有过精心准备的，知道他这个单身汉的厨房里

可能会七七八八的不全，所有的索菜、荤菜备料都由她亲自从外面带来。连烧菜用的油和

醋等佐料，也全被她准备到了。甚至枝子还带来了围裙，柔软的白细棉布套头裙，腰间勒

一根细带子，自上而下洒下一捧捧勿忘我小碎花。绵软的白裙贴在她身上，正好勾勒出枝

子腰条的纤细。枝子的头发本来可以戴上与围裙配套的棉布帽，以免熏进抽烟味儿。但她

想了想，还是将帽子舍弃，将头发挽了几挽，然后向上用一枚鱼形的发卡松松一别，这样，

她乌黑发亮的秀发就尽显在男人松泽的视野。 

松泽盯着这个体态窈窕的女人，心里怦怦怦乱动了几动。当然，他是艺术家。艺术家面对

美没有下动心的，他和她一直都算得上是很亲密的朋友，亲密的最初原因是枝子出资帮他

举办个人画展的成功。从合作的愉快到亲密友好的交往，俩人的关系大致上就是走的这样

一一个过程。但是，再友好，他也下敢说是劳动她的大驾来给自己庆贺什么生日，尤其是

没想到她还要亲自下厨。这该是出乎意外且又让他承受不起的情分。 



能有一个漂亮女人主动来家里给自己过生日，真是一个求之不得的美事情。男人一方面惴

惴，觉得女人枝子给他的面子太大了；一方面又稍嫌累赘，觉得整夜晚在自己家里吃上一

顿饭，太缺乏新意。艺术家，总是爱好推陈出新。就在枝子下厨期间，就有三四个女孩子

的电话打来，邀他出去派对。他不得不柔声细语轻声回绝。与呆在家里传统的吃生日饭相

比，当然 OK 包间或派对沙尤里搂搂抱抱的扭捏抚摸更能激发创造力。但若从长远的角度

看，比起跟那些小女崇拜者玩玩白相，跟女老板的关系处理好对他将来的用途更大一些。

男人在考虑问题时，往往从最实利的目的想。所以他决定还是死心塌地，留在家里与女老

板亲近感情。 

这样心里边一踏实下来，男人也就专注移情于厨房中的枝子身上，渐渐从忙而不乱的枝子

身姿当中体味到另一种情致。枝子的动作，熟练而静美，如一朵桅子花儿开放在氖豆的厨

房香气中。植物烹炒的香气中夹杂的成熟女人的体香，熏得男人松泽有些想入非非。在不

知道该从哪儿下嘴的情况下，他便懒散地一条腿以另一条腿为重心，倚在厨房门框上，一

边静待时机，一边向忙碌的枝子身上乱抛多情的眼神。 

枝子意识到了男人的注视，略微有些慌乱，不等春风吹绽，便先几自欢颜，面若桃花的有

些气短。她一面竖起耳根，悉心倾听男人粗长的呼吸，一面竭力命令自己镇定，尽量掩饰

住狂乱心跳，将身体动作恢复成正常。她所企望的，不就是这个男人的这样一种目光吗？

如今已经等到了，那么她还紧张什么？这么想着，她手里切菜的动作就有了几分表演性质。 

厨房不大，容不得俩人同时在里面转身，只要一动，就势必会发生身体上某些部位的接触。

所以他们就在各自位置站着，口里还要间或说上几句哼哼哈哈应酬话，身体里却不免都暗

暗生出几分紧张。主要是男主人还没有拿摸得好女老板的意图。松泽虽说已是风情老手，

但在从来都很端庄的枝子面前，毕竟也是不敢造次，不知道她想要他做什么，要他做到什

么程度。他时时没有忘记她是投资人。所以他只是听之任之，一边散漫无际地调着情，一

边还要暂时做出温文尔雅，这种孤男寡女同一屋独处的情境，终归还是需要有一些半真半

假调情意味的。不然，艺术家就显得太不艺术，大寡淡无味了些。 

而女人枝子也还没想好该如何开始。她也很希望能有一些情调，并且，最好由这情调本身

给她一个循序渐进、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过程。她倒是很希望示爱能由松泽一方主动开

始。可一旦他真的主动了，说不定她反而会变得厌恶他，拒斥他。见他站在原地兀自不动，

她不禁有些既希望又失望的心理。她看上他，经营他，是看中他的画风里的野气和灵活。

后来单相思瞄上他，也是因为在相处过程里发现他已将这野气和灵活全然融合、发挥殆尽，

在各种场合都圆熟，灵动，洒脱，很符合她眼里真正艺术家的气质。她以为四周围到处都

是被文明过分文明化了的衰人，他的画里未曾混灭的人类远古的粗旷之气，还有与神明相

通的灵性。而这一切，正是她内心所深深需要的。 

在女老板的得力赞助经营下，松泽果然就大获成功且声名远扬。而她则以画推人，认为理

所当然人如其画，画如其人，她便因此而爱上了自己的经营品。 

两个身体持久的紧张让他们都有些承受不住。枝子在男人松泽的目光里已经汗流泱背。假

如还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却还要这样无谓地僵持下去，枝子的细腰简直就要绷断了。她不

停地用眼角余光扫射着身旁男人，脸蛋儿烧得厉害，肢体以一种柔和的弧度微微向他倾斜

过去，那种身段中分明表示着一丝丝鼓励、期盼和犹豫不决。男人在承受温软的肉体倾斜



过来的弯度同时也同样是犹疑不定、优柔寡断。他的身体不易察觉地晃了两晃，终于什么

也没有能够做得出来。 

就这样又沉默了一会儿，枝子的手指在水盆里游动时漫不经心地挑起“哗哗”的水声，听

起来略微显出了一点烦躁，过分的紧张和犹疑终于把松泽自己调情的兴致破坏了，松泽说

了一句：“我去布置餐桌，”借机急忙把自己从厨房打发开。 

伎子的身体这才有空隙松弛下来。她抬起脂臆时悄悄抹了一把头上的细汗，松泽到厅里叮

哩当卿地去拿碗筷、摆酒，布置餐桌。餐桌就由一个矮脚茶几临时串演。画家的客厅里一

切当然都不正规，几个绣着花儿的软垫子散乱地扔在手工绘绣的波斯地毯上，床铺比正常

人的矮去半截，只由一层席梦思垫子铺在地上充当，靠墙的一圈转角水牛皮沙发无比宽大，

舒适，倒仿佛画家的一切日常活动都要依靠在沙发里展开似的。 

松泽把枝子买来的油蜜蜜的生日蛋糕摆在桌子中央。巧克力奶油在灯下沁出浓浓的甜色，

样子极其诱人。松泽盯着蛋糕上的奶油想了几想，终究也没想出个于午卯西来，到现在为

止他的另一股情绪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调动，行动中仍；日有一些惯常与枝子交往时候的应

酬色彩。“另一股情绪”当然就是他每每见到来为他献身的崇拜艺术的女孩子时的，那种

身体内部的骤然启动，那种非要把一个回合进行到底时的狂乱和野性。说来也怪，他这样

野气狂生的时候，竟然没有一次是不得逞的。 

可现在他的身体里却分明缺乏这种感觉。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子事呢？松泽暗暗为

自己的身体担忧。他并不明了，一但有了身份和功利的意念，一切就都不好玩了，连一点

点肉体的冲动都不容易发生。松泽坐下来开启酒瓶，同时也散漫地回眼向厨房里打量了一

眼。玻璃厨门内的枝子似乎也已料到自己的身影会牵动男人的目光，于是，弯腰投臂的动

作都尽力跟他欣赏的趣味相暗台，不慌不忙，舒缓有致。光与影当中枝子的柔媚影像，正

跟厨房的轮廓形成一个妥帖的默契。那一道剪影仿佛是在说：我跟这个厨府是多么鱼水交

融啊！厨房因了我这样一个女人才变得生动起来啊！ 

而松泽眼睛里却始终是莫衷一是的虚无。 

太阳这时已经完全落下去了。晚霞收起她最后一轮艳丽，渐渐沉没于幽暗之中。夜的幕布

开启，一切的人与物转眼之间变得脖陇。灶台上的累累成果现在彼移到了餐桌上，香气淋

漓，色泽也眩目。紧张和等待了大半晌的松泽这会儿真感到体能被消耗得够呛，确实需要

补充营养了，可饥饿之后见到琳琅满目的这么……大桌子，却又有了几分惴惴和惶惶，愈

发不知嘴从哪里下比较合适。抬眼再望枝子，枝子这会儿已经面目一新地端坐在他对面，

脉脉合情地抬头凝望他。忙完了厨房里活计的枝子没忘了到卫生间里隆重地整修了一下自

己，她在眼圈周围细心加过了眼影，这样眼中就愈发布满深情，唇线也用唇笔淡描素抹而

过。腮影要不要打上橘红呢？枝子恩忖了一下，最后决定放弃。等到进入接吻的实质性阶

段时，满腮满脸的厮磨，粉影多了容易弄成一团花脸。脸部修饰完毕，然后枝子又从手提

袋里拿出一套真丝晚装，换下了身上一进门来时穿的果绿色白领而入套服。套服大呆板，

僵硬，笨手笨脚，不大使人容易介人，而丝绸可就相对质感，也简捷轻快得多了。这些都

是力今晚的爱情特地准备的。虽然烦琐，但在她满心都是甜蜜懂憬之时，也并不觉得有什

么费周折。 



再从房里出来时，枝子就已经是黑色真丝长裙飘逸，身体上最值得称赞的部位——修长的

脖颈和光洁的臂膊全都从领口和袖口裸露出来，它们在灯下泛起象牙色的皮肤光泽，而没

有裸露出来的部位正包裹在真丝绸的内部炫耀着它们的初始神秘，诱惑着艺术家修长的手

指去一点一点开启。 

松泽再怎么上不来情绪，也还是不免枝子的这一身装扮眼皮跳了几跳。饱览美景尔后再将

其饱尝，本来就是他作为画家的特长。这时的松泽他赶忙表示惊艳，表情夸张地一手扶杯，

一手将握着倒酒的瓶子停在半空，眼含赞许地盯住枝子，仿佛哺哺自语他说，“晤，我的

上帝！真漂亮，你真漂亮！” 

枝子有些激动，又不好意思流露，只很含蓄他说：“谢谢。”说完便用眼光四下里斜了一

下，思忖着自己该落座哪儿，松泽正很舒服地陷落在沙发里，把住了桌子的一方。枝子此

刻也很想陷到沙发里去坐，跟松泽并排紧挨着……那样就比较方便多了，枝子脸一红，暗

中瞬时一转念：可那样是不是显得自己过分主动了呢？她又把眼光偷偷膘向松泽，可恨松

泽那家伙此时并不给她一个在身边坐下的台阶，他若是能拍拍身边的席位，再半开玩笑半

正经他说上一，句，“此处正虚除以待。”那么她也就顺水推舟地坐下来了，可现在他除

了假装惊艳，别的一点表示都不呈现，害得她只好溜溜地错过他的身边，绕到对面去，隔

着一张桌子，带着好大的失望装出款款落座。毕竟。在一切没正式开始之前，她不愿意将

身份失得大轻率。 

红葡萄酒在高脚杯子里幽幽的泛情。顶灯、壁灯、落地灯都被男主人了盏一盏地熄掉，只

留下烛台上几支红红的蜡烛闪烁的的。隐藏进棚顶四角的音箱放送出柔柔的软歌。那是一

种从异腔送出来的哼唱，绵绵无骨地含在一管萨克斯里头。枝子姿态软软地给松泽一小块

一小块切了生日蛋糕，将带有粉红色玫瑰花的那块儿送进了他的碟子，而自己只留一枚嫩

绿色的奶袖叶子，祝福的话语一说就落人了俗套，远没有喝酒更能展示出新意，枝子和松

泽俩人就频频地碰杯，你一杯，我一杯，你再敬我一杯，我再还你一杯。看架势好像都要

成心把自己灌醉。 

其实枝子才没想把自己灌醉，她只想借酒壮胆，把自己灌出几分将过程进行到底的勇气来。

松泽暂时还没有想到那么多，他一边不辜负枝子的手艺，大快朵颐，一边还要腾出嘴，抽

空把枝子的手艺表扬，一些称赞的话语落到枝子的耳垂儿上便款款粘住下下，湿乎乎的受

用动听。而枝子手中的筷子却难得一动，一来是厨师从来就吃不下经自己手做出的美味佳

肴，二来嘛，枝子的心思也完全不在这上头。枝子的眼睛在酒的滋润下，酒汪汪，直勾勾

的，几乎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对面的松泽，盯盯地瞧着他咀嚼时腮帮肌肉的漂亮泛动看着他

对女人说赞美话的时候口吐莲花，满头的艺术家长发一甩一甩的，还有他四十多岁男人刮

得铁青的有力的下巴，枝子真是看得又怜又爱，脸蛋儿烧得要起人，连眼珠儿都吨啦咆啦

的要冒出火星子来。 

这个时候的枝子就有些恨，有些爱，有些无奈，有些牙根儿发痒。她就只好又恨又无奈地

猛往自己嗓子眼里灌酒，地不知道松泽对她是怎么感觉的，反正，是直到了这会儿他还没

有动作。她想他至少应该是提议跳舞，或者是提议做点别的，发挥出这种场台他惯用的技

巧和手段，他还要让我怎么样呢？枝子想。该做的我都做了，我再也越不过我这个年纪的

矜持和自尊。她想自己无法保持长久期待状态，得不到满足期待是持续不下去的。 



枝子就愈发独饮自斟，把自己喝得眼神和身态都酒汪汪的。 

松泽没边没沿摇头晃脑夸赞了半天，稍一停顿下来时，才发觉耳朵里却只听见自己的话音，

对面枝子连一点回声都没有，他赶忙伸手去给枝子斟酒，借这工夫用心往她脸上觑了一眼。

却见枝子那里，正在拼命用她的眼神织网。枝子的眼神都快要不行了，温软粘稠，密密匝

匝来来回回缠绕在他身上，直把他锁困在情意里头，只要他一挨上，就休想再挣得脱。松

泽的心一软，身体一晃，酒就有点对不准杯子口，“哆”的一下，一大半都洒到了酒杯外

头。 

枝子端起顺着杯沿儿滴的酒，摇摇晃晃起身，说：“来，我们为今夜晚干杯。” 

松泽说好，为今晚干杯。” 

没等松泽的杯子递过去，枝子的杯子却直伸过来，摇摇欲坠地往他的酒杯上碰。但却因为

目标不准，杯子直探向他的怀中而来。松泽下意识伸手一搪，“噗”，一杯酒碰洒，全洒

在他的 T 恤和裤子上。 

枝子慌忙说声，“对不起，对不起。”松泽说：“没关系，没关系“说完回身要找东西去

擦。枝子忙说：“我来，我来。”说着就晃晃地伸手把他拦住，又晃晃地起身，慢慢蹩到

厨房里，找来抹布和纸巾，欲替他擦拭身上的酒滴。她从厨房径直过到他的身旁，倚在沙

发上，不等他客气拒绝，曲下身，半蹲半跪倚下去，伸手替他在裤子上擦。他就姿势艰难

地曲在沙发上承受着，她现在已经跟他靠得这样近了，她的头发已经刮着了他的下巴，他

们的身体也几乎完全要贴上，她已经间到了他身上的体香和酒香。她这时在半晕半醒的脑

子里划过一瞬间的迟疑和恍懈：要不要就势投到他的怀里去？ 

但是就在她这样稍一迟疑的时候，那个可以自然而然投怀送抱的两秒钟已倏忽而过。过了

这个时间差，再想要投人进去就显得生硬，扭曲，动作之间的衔接就不紧密、不准确。 

恋爱真是不可以用脑子的，只听凭本能去行动就行了。她想，恋爱的时候脑子真是多余啊。

她想。她这样想着的时候心里边说不出有多么的沮丧，诅丧得简直就要流出眼泪来了。 

还好，就在这当口，一双热乎乎的大手终于伸了出来，渴情地顺势将她揽了过去。再不将

她揽过去，可就真有些说不过去了，松泽想。松泽就这样做了一个顺水人情，顺势揽过了

枝子的腰，让她靠在他身上。枝子听到了男人有力的心跳。她将头紧紧贴在他前胸上，闭

着眼，两行委屈的泪水顺着眼缝悄悄流出了一点，但她没有顾得上去擦。她的身子这会儿

全软了，软得一塌糊涂，什么也动不了。直到这会儿她被男人搂进怀里，这才觉得所有的

骨头立刻都酥化，所有的矜持的饱甲也都立即崩塌。这会儿她想，她只想，我爱这个男人，

我爱。跟我爱的男人在一起，这就行了。行了。 

男人搂着一个没有骨头的酥软肉体，自身也不免迅速膨胀，酒和本能混杂在一块儿，热辣

辣地开始发酵起动。他用力抬起紧贴在他胸口的脸，急速地将嘴唇凑了上去。她那滑得像

缎子一样的皮肤，嘴唇在哪儿也站不住脚。他忽然觉得有点咸，稍稍睁眼，推开了一点一

看）女人流泪了，泪水顺着鼻梁两侧往下流。他忽然受了莫名的感动，重新将嘴唇贴上去，

从眼睛一点一点地往下滑，先是吃于了她的泪，然后将吻落实到她的嘴唇。开始她还有凡

分矜持，昏昏之中还知道把嘴唇结成一条线，不给他以进去的机会。男人见状手段更加老



道，一边吻着，托在她后背上的手还在不停地抚摸，一直抚到她在他手掌里马上就要瘫成

一汪水。男人见火候已到，这才缓缓将她抱到沙发上，伸出满是触角的舌头，用力压摩触

探上去。果然，女人一双滚烫的红唇，立刻蚌一样张开，她不假思索，一口贪婪吸住了他

的舌头。 

男人立刻就被人辣辣地舔了进去，任凭怎样也抽脱不出来。这时他才晓得了她这一吸的厉

害，不是温热，不是柔软，而是一股狠劲，一股不要命的劲，真是恨不能把他的整个生命

都吸吮下去，恨不能立即吊在他这棵树上摇晃死。男人领受不住，慌忙将身体稍微挪开，

用力摇动出舌头，只剩舌尖在她的口里到处触碰，毛茸耷撩拔，却不敢在一处固定，不再

敢让她有踏实吸附的感觉。 

这样在肉体上用力调度她的同时，男人脑子里还在先惊后怕地想，不得了，真不得了，这

个女人，不要命的女人，简直要把我玩死了。松泽他曾跟无数个女人玩过这种把戏，十分

知道吻与吻之间的区别，些微的差异都逃不过他舌尖上敏锐的触觉。好玩好散的那些女人

真是没有这个样子接吻的。她们吻得非常轻飘，愉悦，吻得靖蜒点水，心猿意马，风过水

面打个咆哨就走了，接吻通常都是向床上靠扰的过门儿小调。她们哪能像现在这个女人一

样玩得沉重，死命，执意，奋不顾身，吊在他的舌头上，拼命想把他抓牢贴紧，生怕他跑

掉了一般。他忽然间心中一动：莫非她是很认真，真的是跟他动了真情？她今天的表现，

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啊！她为他所做的一切，她的所有厨房语言，好像都在向他示意：她愿

意做他这个厨房的女主人，她是做他这个房间女主人的最好人选…… 

一意识到这里，男人人烧着的身体“忽悠”就打了一个激灵，热度瞬间就冷了下来。”原

来女人是认真了。这会儿他忽然明白了女人今天不是来玩的，女人今天是来认真的。女人

今天来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她想要的是结果。她可不光光玩的是情调，而是想要一个实实

在在的结果。从她的接吻态势上他已经就品味出来了。她的那些厨房用语的艰苦卓绝，无

不在表明着一个实实在在真的心迹，直到这会儿他才把她破译开来。 

男人突然问感到懊丧。男人的这份懊丧一下子就灌满了他自己的周身，让他刚刚膨胀起来

的身体很快就软化了。真不好玩，实在是不好玩。他能领受假意，却要拒绝真情。他不愿

意有负担。在这个人人都趋功近利的时代，谁还想着给自己上套，给自己找负担？尤其是

对于他一个艺术家来说，更不愿有任何形式的羁绊。家庭责任也好，社会义务也罢，能躲

的就躲，能逃的就逃，能推脱的就推脱。他松泽卖画的税单，都是被逼无奈被税务部门找

上门来才交的。他难道还会在他事业最人爆的时候，去选择接受她，会把一个女人当老婆

娶到屋子里来养吗？那样的话他的自由和无羁还怎么体现？ 

谁说女人只是情感动物，比男人缺乏理性呢？女人一旦目的起来，比男人一点也不便，也

不逊色。关键是她选错了人，挑错了对象。艺术家松泽他一点都不想有什么负担，一点都

不想去对别人负责。白玩可以，动真格的却不行。她想依赖上他。可他偏偏不是个愿意被

依赖上的人。他不愿意有负担。男人跟女人的想法不一样，从根本上就不一样。若说假意

嘛，他可是随便乱施得多了，还挺自在安全挺幸福的；若论真情的话，他画家松泽除了对

他自己，对他自己的名和利以外，就再也没对谁真情过。他不怕玩，他就怕认真，以假对

假的玩，玩得心情愉快，彼此没有负担，同时毫无顾忌。以真对假的玩，那就没法子玩了。

以真对真就更不能玩了。 



但是他又不能淬然把这一场游戏结束，装作冷冰冰的拒绝。得罪一位对他有用的女出资人，

怎么说也划不来。况且他一贯以怜香借玉著称，在一位风姿绰约的女人面前也不能显得太

缺乏风度。再说，跟一个漂亮女人做一场稍微有一点危险的游戏，有什么不好？在悬崖边

上玩，才会来得过痛，比平常有刺激。再怎么说，他也不至于被她强奸成婚吧？ 

等到漫长的拥吻过去，女人感到心力衰竭，停止吸吮睁开眼睛时，见男人却口里噙眷她的

双唇在注视她，两个人的脸离得这样近，以至于一瞬间都在彼此的眼里变形。女人感到不

好意思，急急避开他的打量，低下头，将脸埋在他的胸里。男人就像理顺一条小狗一样抚

摸揉搓着她的后背和头发。她也就顺势连人带衣服蛤进他的怀里做小狗依人状。她闭上眼

睛，默默享受着吻后余晕，觉得这心情总算有了着落，爱情也有了着落。对女人枝子来说，

能够进行到这一步是多么的不容易，不容易啊！她却哪里有暇猜想，这样的逢场作戏，男

人松泽他究竟经历了多少。作为一个男性艺术家，他跟周围那些崇拜他的女人滥情滥得简

直都快要滥不起来了。 

沉浸在自己一厢情愿爱情中的女人枝子并没心思去猜想这些。沉浸在不惑爱情中的女人可

真是了不得。女人热情似人，稍微给她一点暗示就可以扑上来，又啃又咬，真正像只发情

的猫。男人沉着应付，以手指的圆熟技巧来对抗她的目的性，饶有兴味地应付着这场追逐。

一旦明晓了女人的目的性，男人的身体立即褪了激情，但他的另一份兴致却被点燃起来。

现在他虽然置身其中，但却又像抽身其外一样观看着一场情戏的上演，有点像一个把持全

局的导演在陪练一个女演员。他已将她的真情当作了好玩的事情。他还很有兴致再看一看，

再陪练陪练。他发现自己倒也是很能进入角色嘛！ 

男人松泽暗中就很有些为自己得意。 

而女人干娇百媚，女人此刻正沦陷在激情里不能自拔。女人的脸蛋已经燃出了大火，非要

把他和她自己焚成灰烬不可。女人将红葡萄酒跟他一口一口嘴对着嘴含喝。女人偎在他的

怀里，将紫红的蛇果拦腰横切，又在每一半边上都细细刻出锯齿型的牙边，然后俩人像小

老鼠般将锯齿牙边一点一点地啃啮，咬到最后就是嘴唇跟嘴唇的会合，两片肉体贴在一起

狂吻热舔。女人的一切小把戏松泽都来者不拒，含情承受。但是他从不主动往下探索，他

的手只是隔着衣服揉捏着她的乳房，然后再摩孽在她的细腰上，尽情挑逗撩拨，接着他就

停滞不前，决不打探她那开叉很高的绸裙里面的内容，就仿佛他是真正的谦谦君子似的。 

这样女人就不知是什么意思。她频频地发动却得不到最终结果，女人简直都快要对自己失

去最后的信心。难道是自己的魅力不够吗？女人在焦的之中困乏地想，只要他一暗示，一

有要求，她就会给他的，毫无保留地全部给他。她太想对这场爱情有一个切切实实的体认，

太想要一个他和她定情的深入纪念，但是男人却偏偏就不予以满足，让她更百倍的煎熬和

难受。情急之中她就更主动，更狂烈，更以丝绸的质感攀附缠绕在他身上，让他动作松懈

不得。他也就紧紧用嘴唇将她的唇吻胶住，手掌忙不迭地将她身姿把玩戏耍，极其愉快地

观察着她表情的每一点变化，就像一个衔笛起舞的印度耍蛇者。（bb：形容的太绝了！） 

这样玩着闹着，几个大起大落下去，不知不觉，夜已经深了，当女人又一次滚倒在他的怀

中，沉醉于他中音共呜区的声情并茂时，却听得他咬着她的耳垂，以一种湿腕腕的舌音在

耳边叮咛：“宝贝，你看，已经两点钟了。我该送你回去了！” 



女人一愣，像没听清似的，手臂从他脖子上掉下来，呆呆地仰起脸来看着他，两只盈满秋

水的大眼睛里露出迷茫。回去？什么回去？为什么要回去？他这是什么意思？是在下逐客

令吗？ 

女人的思绪半天没有回过神儿来。她的自尊与自信受了格外的打击。这是怎么回子事？难

道这个样子就算完了？他这个态度表明的是什么？ 

可是她能说不走吗？她能说主动要求留下来过夜吗？那样她成什么了？ 

男人却根本不顾女人情绪的空顿，不由分说，起身离开她去衣橱里取外衣。男人的这一动

作果断，坚决，不容置疑，不容商量，仿佛在用他的形体语言在提示她：他并无意于接纳

她。他已经玩够了，不想再继续玩下去。他对她已经够负责的了，耐心陪了她一个晚上，

且还让她囫囵的样子，井没有说对她始乱终弃或者多做别的什么。 

女人看着眼前的一切，巨大的失落和自尊，让她的胸脯急连起伏着，面部表情剧烈扭曲，

半句话竟也说不出来。但也就是那么简单的一刹那，她就立刻止住痉孪着的眼底肌肉，突

然变得满脸盈笑，用手指撩了撩额前的长发，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极其大度极其平静他

说：“好吧，我先来帮你收拾一下碗筷！”说话的语调，就仿佛她已是情场老手，对于这

样的逢场作戏已经司空见惯，仿佛她真的纯粹是为给他过这个生日，为他做一顿生日晚餐

而来，并且她还要做得善始善终。 

不等男人阻拦，女人便大幅度地行动起来。她的动作幅度很大，有些不正常的难以自抑的

夸张，大声间这个东西该放哪儿用下个碟子该放哪儿。她手脚麻利地将所有的东西郁归拢

好。然后又进卫生问补了补脸上被接吻弄乱的晚妆。接着她表情平静地出来，顺手拎起厨

房地上的垃圾袋，对着厨房门口那个看得有些发怔的男人平静他说，“走吧，” 

树叶在夜风中哗哗响着，冷露提醒给人以无法遮掩的幽凉。枝子不由在风里打了一个寒战。

男人讨好地上来，又殷勤地搂了搂她的肩膀，枝子不说话，任他殷勤着，浑身木木的，一

点感觉都没有。进了车里，男人和她并排坐在后座上，车子一开动，他便无限温存地伸过

手，将她搂靠在他的臂膊中。枝子不拒绝，也不回应，仍旧是麻木的，任他这样毫无意义

地搂着。此时她才觉得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 

车子悄无声息地在暗夜里滑行，滑得轻飘而又滞重，偶尔能见前面的车尾灯划出几抹窒息

人的暗红。夜是干燥的。夜根本就没有潮声。她想。到了小区的楼门口，女人下车，男人

也跟下来，假意跟她拥抱握别，握别完了，男人又返身低头钻进出租车，跟着车子往来时

的路上走。女人目送着载着他的红色皇冠在夜幕中一点一点远去，毕竟，他还不是个坏人，

她这样想，她愿意尽量往好的方面想。毕竟他还是有责任感的。哪怕这责任感只是在他最

后护送她回家的这短短的一程。短短一程中的呵护和温暖，也足够她凭吊一生。 

夜风猛劲地从楼门口吹了过来。女人的头发又乱了，几丝长发贴到脸上来，遮住了她的双

眼。她抬手将发梢掠向脑后，无意间手指触到了脸上潮乎乎的东西。她转回身，扭亮了楼

道里的廊灯，准备快速上楼。刚一抬脚，一大包东西碰着了她的腿。她低头一看，原来是

厨房里的那一袋垃圾。直到现在她还把它紧紧地提在手里。 

眼泪，这时才顺着她的腮帮，无比汹涌地流了下来。 


